
綃
，
女
，
未
婚
，
年
方
三
十
餘
四
、
五
、
六
、

七
，
海
拔
一
米
六
零
差
少
許
。

綃
說
，
單
身
是
偶
然
，
婚
姻
是
必
然
。
綃
說
她
的

八
字
不
太
好
。
她
說
的
八
字
和
算
命
先
生
說
的
不

同
，
是
指
柴
、
米
、
油
、
鹽
、
醬
、
醋
、
茶
和
貌
。

她
說
她
這
個
人
呢
是
猛
這
麼
一
看
，
不
怎
麼
樣
，
但

是
你
如
果
仔
細
那
麼
一
看
呢
，
咳
！
說
真
的
，
還
不

如
猛
一
看
。
所
以
她
就
偶
然
了
。

其
實
，
綃
並
不
醜
，
只
是
長
得
離
美
女
的
說
法
遠

了
點
。
女
人
中
少
有
的
幽
默
感
倒
讓
不
是
美
女
的
綃

格
外
生
動
，
身
邊
因
此
朋
友
雲
集
，
只
是
尚
無
人
和

她
領
執
照
做
親
密
愛
人
。
綃
自
詡
單
飛
的
現
實
如
沉

睡
的
黃
金
，
並
不
急
於
打
折
出
手
。

綃
樂
意
用
香
水
和
口
紅
武
裝
自
己
。
香
水
是
一
香

香
得
五
里
外
的
牛
背
上
的
八
哥
直
打
噴
嚏
的
那
種
，

轟
炸
得
專
喜
聞
香
識
女
人
的
鼻
子
瞬
間
失
聰
，
找
不

到
努
力
的
方
向
。
她
說
這
叫
香
不
驚
人
死
不
休
。
好

在
她
用
的
香
水
都
是
世
界
名
牌
，
雖
然
香
氣
如
瀑
，

終
還
不
至
於
如
瓦
斯
爆
炸
般
禍
國
殃
民
，
特
別
是
隨

風
過
街
時
還
有
清
新
空
氣
的
妙
用
，
深
得
環
衛
人
士

的
歡
心
。
口
紅
呢
她
喜
歡
用
黑
黑
紫
紫
面
無
人
色
的

那
種
，
而
且
用
得
很
浪
費
，
倒
不
是
她
的
嘴
唇
天
生

幅
員
遼
闊
，
而
是
她
自
己
設
計
的
唇
形
有
點
擴
面
。

雖
然
此
款
口
紅
被
綃
應
用
得
非
常
有
創
意
，
在
大
多

數
人
眼
裡
還
是
過
於
突
兀
，
每
每
路
過
幼
兒
園
，
綃

都
自
覺
掩
口
作
婉
約
狀
，
免
得
嚇
到
小
朋
友
；
每
每

邂
逅
腆
肚
而
行
的
未
來
媽
媽
，
綃
也
趕
緊
閃
避
，
免

得
影
響
一
脈
單
傳
人
家
開
枝
散
葉
，
但
錦
衣
夜
行
時

可
作
防
身
術
之
用
。
曾
有
人
建
議
她
素
面
些
，
免
得

遭
人
側
目
。
她
說
遭
側
目
總
比
被
淹
沒
稍
具
存
在
價

值
吧
。

千
不
該
萬
不
該
，
看
起
來
挺
實

在
的
綃
卻
有

一
顆
浪
漫
的
心
。

不
是
不
可
以
，
而
是
如
此
這
般
，

綃
的
生
活
就
會
有
意
外
。
雖
然
意

外
有
時
像
麻
辣
，
擱
到
哪
道
菜
裡

都
添
彩
，
但
有
時
意
外
就
是
十
足

的
苦
頭
。

綃
想
像
中
的
婚
姻
是
兩
個
人
愛
得
像
擱
淺
在
沙
灘

上
大
喘
氣
的
魚
，
不
得
不
雙
雙
躍
入
婚
姻
的
水
裡
，

然
後
，
點
燈
做
伴
，
吹
燈
說
話
；
牽
衣
出
門
，
執
手

入
睡
，
到
永
遠
。
像
童
話
。
想
跳
水
的
感
覺
幾
度
曾

有
，
但
都
在
瀕
臨
入
水
時
定
格
了
。
綃
說
可
能
是
別

人
跳
水
前
把
她
仔
細
的
看
了
看
吧
。

綃
的
一
位
叫
雲
的
女
友
將
婚
姻
概
括
為
八
個
字
，

為
﹁
日
裡
忙
點
，
夜
裡
擠
點
﹂。
綃
再
三
學
習
後
，

覺
得
精
闢
之
餘
，
少
了
點
水
分
。
水
靈
靈
的
小
白
菜

一
脫
水
，
就
成
了
老
霉
乾
菜
了
。
據
說
真
理
就
長
得

像
老
霉
乾
菜
，
雖
不
光
鮮
爽
口
，
卻
經
久
耐
用
。
綃

說
願
將
真
理
供
於
堂
前
，
而
和
童
話
抵
足
而
眠
。

曾
有
一
段
火
燒
火
燎
的
網
戀
擺
在
綃
的
面
前
，
綃

也
幾
乎
動
了
心
。
可
當
高
大
威
猛
的
網
友
出
現
，
搜

尋
的
眼
光
經
過
她
就
如
航
拍
飛
掠
，
綃
離
開
了
。
事

後
有
人
問
她
為
什
麼
，
她
說
，
太
高
了
。
問
者
提
醒

她
，
大
不
了
以
後
隨
身
帶
個
小
板
凳
嘛
。
她
說
，
誰

見
過
腋
下
夾

珠
穆
朗
瑪
峰
談
戀
愛
的
？
就
算
大
象

真
的
愛
螞
蟻
，
怎
麼
愛
？

問
綃
，
一
個
人
會
否
感
覺
孤
獨
。
她
說
一
次
去
看

電
影
，
悲
不
能
抑
，
淚
如
雨
下
。
環
顧
左
右
，
卻
見

旁
人
都
或
磕

瓜
子
，
或
喝

可
樂
，
或
捏

身
邊

人
的
小
手
，
笑
得
骨
頭
蓬
鬆
的
快
活
小
樣
。
突
然
明

白
，
什
麼
是
孤
獨
。
它
和
一
個
人
還
是
兩
個
人
其
實

沒
什
麼
關
係
。

綃
想
像
屬
於
她
的
感
情
生
活
正
在
路
上
。
她
說
無

論
美
好
或
恐
怖
，
都
是
慢
慢
來
才
好
。
這
樣
才
能
從

容
品
味
。
猶
如
恐
高
症
的
人
站
在
鞦
韆
上
，
在
飛
翔

或
昏
厥
之
前
靜
靜
佇
立
，
享
受
片
刻
也
許
永
不
再
來

的
安
寧
和
幸
福
。

C3

拉 行李箱走出
西班牙地鐵站，抬
頭見天空一片絢艷
的金黃，耀眼之中
帶些奼紫的溫暖，
從黯暗中出來，眼
睛一時無法適應。
佇在稍帶寒意的風
中觀望，發現自己
站在一個廣場上。

卡塔盧尼亞廣場
人潮擁擠，男女老
少彷彿相約一起出
來 享 受 黃 昏 的 悠
閒。像英國人的下
午茶一樣，西班牙
人的黃昏歇息，也
是在為前半天的忙
碌來個充電的緩和
時光。曾在西班牙
流連忘返的朋友告
訴我，時代潮流還
未 推 崇 慢 活 的 時
候，西班牙人早已
經在慢活的日子裡
生活。

大部分旅遊者，
平 日 埋 頭 努 力 工
作 ， 甚 至 身 兼 兩

職，為賺多些錢營營役役，感覺太累而想
要稍息的時候，暫時請假，選擇到某個地
方觀光數日，回家以後，衝鋒陷陣生活重
新排演。

這些偶爾外出讓心靈飄蕩，短期和忙碌
不堪告別，算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西班牙人卻是每天一邊工作一邊享受，
每日大都拖到午間才慢吞吞打開店門，開
店大概兩個小時，午餐時段兼來個午休，
起來再開兩個小時店，便關上門，換件休
閒服，步伐悠悠踱到廣場，去散步，看風
景，還有聊天。

黃昏的廣場，永遠人頭洶湧的原因在
此。

畫面過於豐富，興奮得好像無意中走進
一個嘉年華會。旅人的目光不知道要盯住
哪個焦點才好，左顧右盼，東張西望，目
不暇及令腳步愈走愈徐緩，忘記自己是為
了尋找酒店而來。

有人伸長腿在休閒椅子上，瞇 眼睛看
噴水池的噴泉在跳 斜陽光影裡艷麗色彩
的舞蹈，有人坐在噴泉邊閒話家常，讓噴
起水霧消去夏天的暑熱，有更多人提 重
型攝影器材，努力在尋找心目中最理想的
角度和景致。

鴿子撲撲翅膀飛過來，又拍拍翅膀飛過
去，因為見到有人捧 玉米在往這邊那邊
地上一把一把地撒，企圖誘惑它們趨前
來，可是飽食終日的它們根本不為搶吃而
奔波，不過就是隨 人來人往而飛來飛
去，恍如在遊戲罷了。

往前才走幾步路，又停下。音樂在街頭

漫灑開來，一對看起來並不年輕的男女在
廣場中央跳舞，動作輕盈，舒展流暢，一
對舞者伴隨 優雅的音樂前進後退，配合
得非常有默契，眉眼和身體語言完全投
入，充分自我沉醉，毫無扭捏作態，感覺
是一對戀人在舞蹈。美國和歐洲的結婚典
禮上，一對新人往往選擇狐步舞作為舞會
開場的第一支雙人舞蹈，寓意 兩個人從
此開始嶄新的幸福浪漫的美好生活。

美好假日的嚮往是睡醒後什麼事情也不
做，起床就開始安排觀光看風景。原來這
並不是超塵脫俗的憧憬，所有旅人遊客的
夢想大都相似。

起個大早，早餐分室內和花園兩個餐廳
地點供人選擇，幾乎所有住客不約而同在
花園裡早餐。沐浴在溫煦的晨光中，浸淫
在鮮花的香氣裡，為僅只是簡單的咖啡麵
包牛油雞蛋，添加了豐富和幸福。

慢條斯理走出酒店，才發現人群似魚汛
般湧來，每個景點遊人群聚，無比熱鬧，
就算小巷也躲不開吵雜的人聲。

夏天的陽光明媚，氣候不冷不熱，微風
徐徐吹拂，目的地是被人謔稱為「一堆石
頭」的「聖家族大教堂」。1884年以新哥
德式風格啟建，至今還沒完成。它外觀上
的雕像全按照真實模特兒雕塑，有三個宏
偉的正門，內裡共有95米長，60米寬，可
容納超過萬名信徒同時禮拜。雖未完工，
卻不影響它成為世界最著名的景點和世界
文化遺產。

地鐵是遊客最喜歡和方便的公共交通工
具，從地下出來，散步一樣地隨意走，隨
意觀光，倏然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築，彷彿
隨時就快倒塌下來一樣，卻高高地矗立眼
前，乍眼一看，誤會是質地鬆軟的黏土製
作成品。才剛剛在學習講廣東話的我，一
看就感覺它很巧妙地註釋了粵語的「LAM
LAU」（塌樓）。

前一日經過帕塞奧．德格拉西亞大街的
米拉公寓時，那波浪型的曲線像海浪，猶
在持續翻滾，明明是硬繃繃的石塊，竟有
水一樣的流動感，牆面凹凸不一，屋簷和
屋脊亦高低不平，窗口像被海水長期浸漬
而蝕化的孔洞，全棟六層樓不見一個方正
的直角，那由陶瓷磚拼出的抽象螺旋花，
陽台欄杆的鐵條和鐵板也都扭曲彎折，是
一般人無法接受的軟塌塌的「石頭房
子」，可是建築設計師高迪自認這是他建
造得最好的房子。因為是「用自然主義手
法在建築上體現浪漫主義和反傳統精神最
有說明力的作品」。

米拉公寓的成功，讓高迪大膽地修改聖
家族大教堂的建築設計圖樣，出現了今天
的面貌。遠遠地就被這以螺旋形、錐形、
雙曲線、拋物線各種變化組合成充滿韻律
感的建築物奪去視覺焦點。無法置信這樣
的建築物可以站立，大教堂牆上伸出高迪
喜歡的蜥蜴、蛇和蠑螈及神話中的各種怪
獸等等，大多是無法叫愛美的女人欣賞的
爬蟲類動物，包括4個高聳入雲的空心
塔，很像被穿透了數百個孔眼的巨大蟻

丘，也同樣是女人都不會喜歡而可能會尖
叫的章魚足狀外觀。

超過一百多年尚為半成品的造型怪誕陸
離大教堂，彷彿在考驗人們的耐性。從容
些，再從容些，慢一點，再慢一點。好奇
的旅客並不在乎它在預計的2050年是否可
以真正完成，何況一旦建竣，也許便失去
迷人的魅力了。

一陣突如其來的熱烈狂野音樂聲，吸引
遊人紛紛轉頭，大路旁的行人道上，一對
男女臉部緊貼，肩膀相靠，雙手互握，跟

節奏明快的音樂跳起舞來。男女雙腿糾
纏環繞，隨 節拍時快時慢地忽爾交叉、
踢腿、跳躍、旋轉，瞬息間停頓然後又重
複他們的探戈舞步。契合得那樣天衣無縫
的舞蹈，究竟是一對舞伴抑或是一對情
侶？

他們的舞姿變化無窮，激越奔放，高而
挺的男士穿深色禮服並打領結，高挑苗條
的女士穿 貼身的華麗薄紗長裙，裙腳剪
裁長短不一，增加活潑而俏皮的氣息，兩
人非常相襯並且養眼。

探戈舞發源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被阿根
廷人視為國粹。兩個優秀的舞者，姿態快
慢錯落，動靜有致，讓圍觀的人眼花繚
亂。他們嫻熟的舞步和深情款款的對視，
肢體充分伸展的美感，叫人激賞而毫無猥
瑣色情的感覺。

人在街道旁，宛如站在舞台上，全神貫
注地跟 音樂節拍和歌曲旋律完全投入，
不受外在客觀影響，擰身轉頭，左顧右
盼，觀眾看到的是線條和速度，像熟練的
畫家在揮毫一樣，有一種壓人的氣勢。

當他們停下來時，額頭上掛滿汗珠，帶
滿意的微笑行禮，高聲喝彩和熱烈掌聲

毫不吝嗇地在周圍響起，圍觀的人紛紛掏
錢感謝他們帶來一個美好的藝術午餐。

全情陶醉，忘記我是誰，為了換取真正
的快樂。

其實無論是藝術創作、建築、舞蹈，甚
至愛情，如果能夠有機會全然沉迷，甚至
淪陷，也許，才叫不枉此生。

2012年2月26日，香港電台電視部在《鏗鏘集》
時段播放了一集名為〈樂壇變調〉的單元，並
從林 〈CHOK〉奪得金曲金獎說起，探討廣
東歌所面對的危急存亡之秋。〈樂壇變調〉邀
得流行音樂工業決策高層、曲詞創作人、歌
手、樂評人等現身說法。歌手代表除了黃耀
明、何韻詩外，樂隊KOLOR亦談及作為非主流
樂隊如何通過自身的力量，打破流行音樂工業
的悶局。突圍對策包括發起每月的十四日，都
在網上發表一首新歌的「LAW OF 14」運動，

「LAW OF 14」的創作夥伴包括鬼馬詞人梁
堅。2012年一月份，KOLOR便率先發表了〈天
地會〉。

其實，2011年梁 堅已替KOLOR寫過《愚
公》，來向多位仁義之士致敬。包括BEYOND黃
家駒、青海救災犧牲的香港義工黃福榮、菲律
賓人質事件中殉職的康泰領隊謝廷駿。梁 堅
在末世之年2012，乾脆與小克合作「新紀元歌
詞運動」，分別發表了關楚耀〈佔領〉和
KOLOR〈天地會〉。〈佔領〉獻給由佔領華爾
街開始、反資本主義的「全球佔領運動」；

〈天地會〉則重新審視種種社會畸形現象和國際
大勢，均為末日的警世呼聲。旋律陽剛搖滾的

《天地會》，歌詞卻反道而行，佈滿腹語密碼─
─
「我們學說謊 我們馴服在演講 似螻蟻沒發生

碰撞 人工的烏托邦 藏溫室不會受創 貨輪似同

化般泊岸 搖滾中醒覺 那信仰 埋藏在雪地 那一

天 吃掉亦記起 若果哭聲 原來為獻媚 像金色太

陽 哪會再起埋葬昨天理想 投身今天戰場 錯愛

錢幣肖像 城市快將要死 如果這都算正常 你我

結這壞賬」

《天地會》從全球一體化談起，以貨輪為代
表的世界貿易，使得全球（城市）的生活面貌
和物質享受愈來愈單一。人們像螻蟻一樣忙亂
營役，世間卻永遠充滿謊言，每每被「明天會
更好」的烏托邦幻象所蒙蔽。有趣的是，詞中
借用了香港電視劇《天與地》中，吃人者和被
吃者「現實－理想」的緊張關係和金句──
THE CITY IS DYING──提醒在混沌世道中保

持清醒的重要。就像某些國家執政者的隕落，
就出現了極其荒誕的「社會哀傷總動員」。另一
方面，單純追逐金錢利益、唯利是圖的城市價
值觀，同樣是一種榨取性的預支；刻薄短視和
犬儒的後果，將由我們的未來和下一代來承受
苦果。於是《天地會》第二部分，積極打開更
廣闊的世界視野──
「老年若記起 少年時曾踏禁地 揭露各權貴的

禁忌 成長於這世紀 隨波中一再斷臂 禁欲禁言

禁天禁地 如基因複製 安於軌 完全沒破例 令偏

鋒判罪犯了規 人生高低全聯繫貨幣 讓獅子遜位

佔領母體⋯未麻木的 終於會脫離 制度壓迫 一

朝過期 復明現光 青天破八旗 欲蓋是獸皮 人性

是契機」

《天地會》坦言在目前艱難的世道中，要尋
求突破往往是挫敗的。諷刺的是，都市人太習
慣「人生高低全聯繫貨幣」。如果深刻反思資本
主義社會的種種暗湧，或許便會明白，「全球
佔領運動」一直所要叩問的是什麼。因此〈天
地會〉「讓獅子遜位佔領母體」，就是以香港某
龍頭銀行LOGO（獅子）作為反思對象──當
社會上99%的人原來都只是被剝削、被播弄的
大多數，我們還能對現狀麻木不仁嗎？當然，

《天地會》的想法開放但又悲觀──「還我昨天

理想 離隊抽身戰場 和諧原是這樣 城市永不會

死搖滾終於會破牆世界有天合唱」

畢竟，「天地會」作為正史、金庸小說和翡
翠劇場都出現過的「革命團體」，最終還是未竟
全功；〈天地會〉卻始終抱 「革命」的天真
初衷，希望終有一天翻天覆地，並寄望搖滾儼
如胡士托般「搖滾終於會破牆 世界有天合
唱」。如果我是一名樂觀主義者，或許便會進一
步把〈天地會〉一名解讀為「天地／會」，也就
是「天地would⋯」──一切還是有可能的，只
要我們還懷抱希望。正如文首所談及「粵語流
行曲已死」的課題。我寧願相信，大崩壞可能
恰恰醞釀 更大的變局。從網絡力量、獨立歌
手，到種種打破媒體與音樂工業的慣性運作的
實驗，敢教日月換新天，「天地會」所意味
的造反，可能，才是絕處逢生的契機。

說來無獨有偶，與三藩市遙遙相對的屋崙(Oakland)，現任
市長也是一位華裔，且是女性，中文姓關名麗珍。這情形，
好似十七、八年前，三藩市和屋崙的市長均為非裔。表面
看，「風水輪流轉」，如今轉到了華人頭上，其實是華人多
年辛勤耕耘，已到了在政壇結出豐碩成果的時節。不過，上
任才一年多的關麗珍，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危機時刻。

屋崙是美西重要的海港城市，與三藩市隔海相望，由一座
橫跨海灣的大橋連接，現有人口四十餘萬，是歷史悠久的華
人聚集地，靠近市中心的唐人街規模可觀，也是華人參政的
活躍之地。早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市長換屆選戰開打時，就
有華人鄧維益加入角逐。他沒有任何行政經歷，一直在當地
經營地產，購地蓋房或拆舊建新，出售獲利，身價不菲。為
挑戰爭取連任的非裔市長哈里斯，他自掏腰包，聘請競選經理，刊佈報刊廣告，倒也贏得不
少人氣。六月七日初選時，其得票在幾位參選人中僅次於哈里斯，雙雙進入十一月的複選對
決，惟終以較大的票數差距落敗。

期間還有個小插曲：初選前的五月末，適逢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熙來率團前來訪問，與同
為港口重鎮的姊妹市屋崙洽談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在三十一日的歡迎晚宴上，哈里斯市長
致辭時風趣地說：「見到薄市長後，我很慶幸與我競爭市長職位的華人不是他，否則我肯定
敗選，因為他擁有一副明星相（camera face）！」鄰座的薄熙來通曉英語，不等翻譯開口，
就和在座的其他當地人士一起笑了起來。

鄧維益競選市長的結果，早在大多數人的意料之中。他當初宣佈參選時，已給人「爆冷門」
的感覺。一是他之前唯一擔任的公職是商會主席，無法證明其擁有政治歷練、經驗和才幹；
二是他平時極少參加華人社區的活動，與社區領袖及居民缺乏交流，算不上公眾人物，在其
他族裔選民中的知名度也不高；三是他宣佈參選較晚，而此前華人僑領因哈里斯一向關心華
人社區，大都已表態支持其連任。但這位廣東開平移民後裔作為政治新鮮人，一出馬就問鼎
市長，勇氣可嘉。我當年是全程報道的記者，其每項活動乃至細節，無不追蹤錄之。其時屋
崙參選其他公職的華人還有好幾位，宣傳造勢活動不少，有時同一時段進行，而記者分身乏
術，往往只能聚焦在爭「大位」的鄧維益身上。在初選中，不怎麼引人注目的關麗珍，競選
市教育委員連任輕鬆過關。

關麗珍出生在屋崙，畢業於柏克萊加大，擔任公職之前曾多次參加民權運動，1990年當選
市教育委員，後任教委主席，2003年獲選該市第四選區市議員，期間曾任副市長。在2010年
11月的市長選舉中，她以50.98%的得票率，擊敗曾任加州參議院議長的政壇老將派拉塔，成
為屋崙亦是全美大城市的首位亞裔女性市長，改寫了在美華人參政的歷史！她的從政經歷，
恰好證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在我有限的印象裡，關麗珍是出身教育界的女性，雖說幾乎和所有參政的女性華裔人士一
樣，不太可能具備溫柔如水的性格，但她在市長任上處置「佔領屋崙」示威活動的作風之強
悍，還是叫人吃驚不小。這一事件至今餘波未息，也給她帶來了一定的政治風險。

「佔領屋崙」示威活動，脫胎於去年九月十七日從紐約金融中心開始的「佔領華爾街」，
如同華盛頓特區、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波特蘭、阿布奎基、坦帕、夏洛特、
西雅圖、丹佛和波特蘭等地，屋崙的示威者也聚在市中心廣場，抗議大公司貪婪不公以及社
會不平等，加上其它種種不滿，乾脆安營紮寨，日夜喧囂。因嚴重肆擾周邊居民的生活，且
給社會治安造成隱患，屋崙市府和警局十一月十一日公佈禁制令，要求在廣場宿營的民眾自
動撤離。隨後，在十四日清晨四時三十分，警員進入廣場強制拆除帳篷，驅離宿營民眾，整
個過程平順，沒有遭到抗拒。在全美，這是最早出手處置「佔領華爾街」系列示威活動的城
市，比紐約還早了一天！一夜之間，關麗珍的英文名Jean Quan，家喻戶曉。

後續的風波，更讓人見識這位女性的魄力和擔當。首次清場後，她的首席法律顧問和副市
長宣佈辭職，前者提出批評，後者表示倦政；示威民眾則捲土重來，導致警方再度採取清場
行動。此後，示威者與警方長期緊張對峙，而她作為市長飽受幾個政客及某些媒體別有用心
的指責。到今年一月十二日，示威民眾又發起「關閉屋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造成港口
停工，當晚還焚燒輪胎，佔據街道大樓，使警員不得不施放催淚瓦斯驅趕。二十八日深夜，
示威者衝進市府大樓，焚燒國旗，迫使防暴警察施放催淚瓦斯彈壓，並拘捕了三百多人，才
控制住局面。

為了全市的社會秩序和居民平安，關麗珍採取了強硬立場，也因此身處風口浪尖。當地已
有政治團體發起徵集罷免她的簽名活動，而按法規需百分之十選民亦即近兩萬人簽名，截止
日為五月十四日。眼下人們關注的是：這位華裔女市長，能否挺過此一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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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的華裔女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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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市長關麗珍。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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